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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与记者的对话中来看，
段暄与是一家广告公司的策划
部总监。在短短二十几分钟的
qq聊天对话中，你可能无法看
出他身份的真实性，但是当他
把一张他办公用电脑的桌面截
图发过来时，你会看到，桌面上
密密麻麻的文档标志，标示着

“策划”或者“素材”等字样。
而桌面的背景，则是一个

一岁左右小男孩对着镜头甜
笑着的大头照。那是段暄与3

岁儿子曾经的照片，拍照的初
衷是为了庆祝孩子满周岁，现
在则被父亲用来向形形色色
的各路求精者证明自己的生
育能力。

给记者展示儿子照片的
时候，他不忘说明孩子的来
历：“我和老婆结婚前只做了
几次，我记得好像都戴套了，
没想到她还是怀上了，我们就
结婚生子。”这也是为了证明
自己的生育能力。

在网聊的过程中，他时不
时地就没有回应，过一段时间
后抱歉地说，刚刚去给下属开
了一个小组会。

这个在公司里被称为“段
总监”的男人，有一辆价值 14
万的代步车，一套 70 多平方
米的按揭房产。他的所有家
人和同事都不知道，“段总监”
除了自己的儿子之外，还是另
外两个孩子生物学意义上的
父亲。

已经有两年捐精史的段
暄与说，当初自己还在深圳
工作，本来打算响应政府号
召，为广东省精子库提供精
子 ，但 是 打 了 两 次 电 话 过

去，精子库的工作人员
都 以 深 圳 距 离 广 州 较
远，往返捐精耗时耗力
为由拒绝了他。

这让段暄与有点郁

闷，为此，段暄与决定“自力更
生”，几天之内加了六七个广
东省的捐精qq群，在里面发布
自己的个人信息。而且只要
他有空，就不断查看其他群员
的信息。“只要资料上面写的
是女性，我都会和对方私聊，
询问她是不是需要精子。”

一段时间之后，段暄与发
现自己已经逐渐迷上了这种

忙里偷闲的“勾兑”方式，因为
在群里，他可以公开而且光明
正大地谈论一些和“性”有关
的东西，“要是在平时，我和一
个陌生女人讨论精子，或者谈
论她丈夫无法生育，肯定要被
说成是耍流氓”。

而另一个让他着迷的原
因是，他逐渐发现，通过非正
常渠道捐精，来钱很快。

如果把地下捐精看成一个江
湖，那么段暄与他们只算得上是这
个江湖中的小卒，那种一对一的个
体捐精，毕竟掀不起太大的风浪。

而曾经的捐精者阿游，接触的
是更高层次的捐精体验。今年夏
天，有一段时间，他直接给白云区一
家民营医院“对口”提供精源。

流程是这样的，阿游只和那家
医院的一个行政合伙人单线联系，
在捐精市场的黑话中，那个行政合
伙人被称为“蛇头”，起到的是一种
中介的作用。

首先，医院先打出可以做授精手
术的广告，等有消费者“上门”之后，

“蛇头”会和阿游联系，通知他来捐精。
每次捐精，阿游都会用院方给

的一种特制容器提供自己的一份精
液，那份精液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被
送上手术台，并在十几分钟的手术
中，被注射到求精女子的体内。

事后，阿游会从院方的财务那
里获得3000元的报酬，这笔钱是由
求精者提供。拿到钱后，阿游还要
从中分出1000元给“蛇头”，作为酬
谢。如果这次求精者没有怀孕，那
么下次再来做授精手术时，可能就
换成其他的捐精者来提供精液。

阿游知道自己的行为涉嫌违法：
“但是那么多人都这么做，他们(求精
者)本人也愿意啊，我们从一定程度
上，也算是帮助了他们完成生子的心
愿，所以我没有道德压力。”

不过，今年8月份开始，阿游还
是换了手机号，“辞掉”了之前的那
份捐精工作。他说，自己年龄也不
小了，不能总靠这个活着，他打算用
手中的积蓄，回到东北老家去做点
生意。
据《新快报》

用儿子的照片证明自己的生育能力

镜头上移，2012 年 2 月
份，30岁的段暄与完成了
自己第一次“捐精”交易，
他躲在一家酒吧的卫生
间里，沾满水渍的洗手台
上放着一个带夹层的塑料
盒，夹层里塞满了已经半
融的冰块。他用颤抖的手
端住冰盒，转过身去……

10 分钟后，他从打开的
门缝中将装着“小蝌蚪”的冰
盒递给一个 34 岁的中年女
子，然后走出来，“我当时慌
得差点连报酬都没拿就夺门
而出了”。

那一次，段暄与拿到了
500 元的酬金，不过半个
多月后，求精的中年女子
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告

知授精失败，自己没有怀
孕，之后就再也没有和他
联系过。

那次失败的经历，让

段暄与开始研究如何才能
更高效率地授精成功，他
通过看评价，了解了淘宝
网上哪种试纸能更好地检
测出女性的排卵期，甚至
会发来几张网购图片，让
扮成求精者的记者选择合
适型号的阴道注射器，以
便更顺利地将精子推送到
体内。

有了这些经历，他很快
就在众多捐精者中“脱颖而
出”，为一位结婚 5 年的女子
提供精子。

依旧是在酒吧里进行，
段暄与说，酒吧里黑暗的环
境和嘈杂的音乐声让他觉得
安全，不必担心自己的脸在
明亮的灯光下瑕疵毕露，更
不会因为环境的安静而感觉
尴尬。

但这一次，受孕又失败
了。

第一次慌得差点连报酬都没拿就夺门而出了

一个月后，女子
又赶到广州，这次，他
们采用的是直接受
孕方式，即捐精者和
求精女性发生性行
为，使后者怀孕。

段 暄 与 说 ，
那 次 女 子 的 老
公没来，他和女
子在一家不需

要身份证登记的
小旅馆里开了房，进房间之

前，他们相互关掉了对方的
手机和所有可以拍照的设
备。段暄与说，他把那次性
交看成是一种“仪式”，因为
是第二次“补救”行为，所以
自己没有收取费用。

两个多月后，就在段暄
与以为又失败的时候，女子
在qq上发来一张B超检验的
图片，显示女子已经怀孕。

两天后，一桶蜂蜜被快递
到段暄与的单位，作为酬谢。

有了一次成功的经历后，段暄
与在捐精 qq 群里做自我介绍的时
候，总不忘在最后加上一句，“2012
年成功让一个女子怀孕”。

水涨船高，段暄与此后的捐精
费用也照比之前有所增加，“之前捐
一次，可能就几百元钱，后来捐一
次，我会要更高的价码，例如 1000
元甚至更多”。

相比群里很多捐精者打着“免
费捐精”的旗号，段暄与则有自己的
主见，那就是双方都付出一定的代
价，会让这种捐精的行为更像一种
交易，而这种交易则给双方都提供
了一个安全的心理环境。

这种“交易”，段暄与至今已经
做过 6 次，他成功地让其中两个求
精者怀孕。

付钱能给双方
提供一个安全的心理环境

有“组织”的捐精者
每次都分“蛇头”1000元

晚上9点多，广州越
秀区一家小巷酒吧，
31岁的段暄与(化名)
匆匆忙忙喝下一杯啤
酒，然后接了一个电
话，告诉妻子，他会早
点回家，之后他立刻
将充满酒气的嘴凑近
一个女子，“选择我，
保证你生男孩”。
这句话很快被酒吧里
强劲的音乐声淹没。
这不是什么色情交
易，其背后甚至略含
温存。一对结婚多年
无法生育的夫妇，在
尝试各种办法之后，
依然不愿放弃，他们
想要一个孩子，然后
就通过“自助捐精”qq
群找上了段暄与。
后者所要做的就是在
类似于酒吧这样的公
共场合取出自己的精
液，用含有冰块的冷
冻箱包好交给那对夫
妇，再由女方用注射
器将精子推送到自己
的子宫内，以让其怀
孕。当然，段暄与会
得到一定的报酬。
也有的时候，他们会
采用更直接的方式，
就是捐精者和女方直
接发生性关系。
而卫生部门对此明令
禁止，任何不通过正
规精子库的私下捐精
和授精，都属于违法
行为。

■延伸调查


